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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天六神无主的年轻寡妇日子要

多不好过有多不好过，一听说她命好，

高兴地说：“中，算得准，给你做鸡蛋捞

面条。 ”

一听说相面的来了， 树下闲坐的

老婆儿、小孩都围了过来。一个老太太

说：“相吧，相得透，我也相一面。”说着

把凳子递给田大师。

田大师看了几眼小英慢条斯理地

说：“人中长， 儿满堂。 大嫂可是好命

啊！ 多大了？ ”

小英的脸红了，她没有说下去。

田大师又接着说：“大嫂年方二十

八， 两个儿子一枝花。 一担清水挑到

家，夫叫老婆孩儿叫妈……”

小英“哇”一声哭了，举起扁担就

照田大师的身上砸去。

这才是祸从天降， 田大师腾地跳

起来，躲闪不及，又一扁担砸过来。

“材料———”一声喝斥。 小英看是

三爷， 便停止了扁担的飞舞， 担着水

桶仰着脸痛哭着， 水桶在她肩上一晃

多远， 地上留下两道时轻时重的洒水

印。

田大师成了众矢之的， 都在责怪

他：“你喝你的水吧，你诳那嘴干啥？她

家男人刚死，你挨打亏不亏？ ”

“打死你是你自找的，没那个本事

逞那能。 这才是没事找事， 要不是三

爷，你今天别想好受！ ”

田大师赶紧双手抱拳， 给三爷施

礼说：“谢谢您了大爷，鄙人不才，请问

大爷贵姓，来日定重谢！ ”

三爷咂了咂嘴说：“相面人得会说

混合语，你连这个看家的本领都没有，

还能出门闯江湖？ ”

“大爷说得对，说得对。 今天点儿

太背，在鹤壁算一卦，叫人家把签掰折

了。签不全了，心说相一面挣个车票钱

回去，谁知道又……大爷，这个村姓啥

的多？ ” 田大师想在三爷面前套个近

乎。

“除了一家姓陈， 在宾馆当大经

理，其余的都姓韩。 ”

田大师差一点儿倒出气， 汗从额

头上渗出来。 往日点石成金的田大

师， 今天屡屡败北， 是他真没本事？

还是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乱了阵脚？

不要说别人， 他自己也难说出个子丑

寅卯来。

田大师一脸的扫兴， 风尘仆仆回

到家，一碗开水没喝完，隔壁屋传来一

阵鬼哭狼嚎声，使他毛骨悚然，腾地站

起来：“谁？ 跟鬼叫一样！ ”

他妻子说：“还能是谁？你姐。她等

你几天了，听见你进门了，叫你听呢。”

“咋了？ 咋了？ ”他迫不及待地问。

“她男人外边有人了，进门看这儿

不顺眼，看那儿也不顺眼，把你姐打得

浑身没个好地方， 你姐等你去给她出

气呢。 ”

田大师一拍桌子站起来：“他个狗

日的，不打断他的狗腿，我都不是俺娘

生的！ 你去叫来马三、小五，叫他们多

叫几个人，开面包车去，我加油，我就

不信还治不了他了！ ”

他妻子出去了， 不多时门外响起

了喇叭声，田大师走出屋门，对着正在

揉眼的姐姐说：“哭啥呢！ 天下的男人

多着呢，就他的被窝好暖？ ”说着走出

了街门。

田大师坐在车上，只恨路远、车速

慢，从村子过时也不让减速。一条狗卧

在路边，不知道是马三故意的，还是狗

挡住了路，只听狗惨叫了几声，车轮掉

进路边的水沟里。 一个男人掂了把铁

锨站在车前面瞪大了眼说：“您是去报

丧呢，还是家里娘们儿难产？进村还跑

恁快。 ”

田大师好说歹说，给了 100 块钱，

那人才放行。 不用说，见到他姐夫，气

不打一处来，田大师一马当先，照他姐

夫一脚踢去。他姐夫眼疾手快，双手拽

住他的脚，死活就是不丢，俩人在院中

转开圈。 田大师喊着：“马三、 小五都

上！ 往死里打！ ”

寡不敌众， 他姐夫俩手拽住小舅

子的脚，使出全身力气往后猛一推，夺

门而出，跑了。院内，田大师躺在地上，

顿时痛如刀绞，面色腊黄。几个人咋搀

他也站不起来，拉到医院一检查，粉碎

性骨折。

四十二

陈晶大学快毕业了。 这天是星期

六的下午， 同室的同学都早早回去找

接收单位了。到哪儿去，她想写信征求

韩振淇的意见， 信纸摆好后， 刚写上

“石头哥”三个字，刘怀进来了，她不得

不放下手中的笔。

刘怀看了一眼信纸上的名字，无

奈地长出了一口气，在室内踱了几圈，

点起香烟吸了几口， 话到嘴边又紧张

起来，说：“陈晶，我想跟你谈谈，有时

间吗？ ”

“刘老师，坐吧，说吧。 ”陈晶说着

要去给他倒水。

“你是给我倒的吗？ 我还有急事，

晚上吧。晚上到学校后面的湖边吧，不

见不散。 ”刘怀担心陈晶拒绝他，用祈

求的目光看着陈晶的脸。

陈晶点了点头。 她感到刘老师有

难言之隐，心中也有些茫然，这团迷雾

只好到晚上揭开。

夜里，华灯初上，陈晶来到湖边，

湖岸上静悄悄的没有一个人， 向湖中

望去，群星争辉，一轮明月沉落于湖水

之中，树上传来小鸟的啼叫声，使她不

由得打了个寒战， 心里暗暗说：“怎么

刘老师还没来？ ”

其实刘怀早已来到。 他藏在大树

的后面， 多了个心眼， 万一郑向阳发

现他的蛛丝马迹追来， 偷鸡不成蚀把

米。 为防备郑向阳身后跟踪， 他大大

方方走出校门， 又蹑手蹑脚按原路走

回去， 看到住室的灯还亮着， 听到收

音机还响着， 确保万无一失才来的，

但仍心有余悸。

他从树后走来， 两人顺着湖边转

了一圈又一圈， 一只青蛙从水里出来

觅食，被他俩吓得“扑通”又蹦到湖里。

陈晶叫了一声，后退一步。刘怀伸手抱

住她说：“不怕，不怕，有我在！ 咱到那

边的石头上坐吧。 ”

他们一前一后坐在石头上， 陈晶

说：“刘老师我害怕， 有话明天再说

吧。 ”

“既然来了，我给你提个问题，你

能答出来，我放你走。 你看，你知道天

河边上牛郎的心情吗？ 你能说出牛郎

要对织女说啥吗？ ”

“刘老师， 你不要难为我了。 你

知道我不是学天文和古汉语的， 我怎

能回答出你提的问题？ 三年来， 我很

感激你对我的帮助。 我不傻， 我们都

要为自己、 为家庭、 为朋友负责任。

你俩感情很好， 我祝福你们白头到

老。 我以前跟你说过， 我有男朋友，

我们是一块儿长大的。 他被国家名牌

大学录取， 叫韩振淇。 他稳重、 大

方、 对事业很执著， 他昨天给我来信

还说他到了学术界的大院里才体会到

泰斗的含意， 觉得我国的农业、 养殖

业还处于一张白纸阶段。 他劝我眼光

要看得远一些， 胸怀大一些……我们

商定毕业后共同搞一番事业。 看过他

来的信以后， 我仿佛加入他的登山队

一样， 前面打旗的人就是他。” 陈晶

说着自豪地笑了。

“你们现在发展到什么程度了？”

刘怀很不自然地问。

“我们呀， 他是我人生不可分割

的一部分。 我们生长在传统的家庭

里， 把爱埋在心灵的深处， 不像有些

人拥抱、 接吻、 同居。 不不， 我不是

指责你们。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做人准

则， 都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

小时候， 俺俩一块儿去给生产队割草

喂牛， 他割得快， 我割得慢， 他说

我： ‘你不会这样扑拉着割？ 你看

我。’ 他弓着腰， 用镰刀一割就是一

大把。 回家路过老槐树下时， 大人都

夸奖他。 下午， 他不让我跟他去了，

我哭了， 俺娘吵他， 你猜他说啥？ 让

我跟去， 怕人家说闲话。” 陈晶说着

情不自禁地笑了。

刘怀更窘迫了， 感到自己变成了

寓言当中看葡萄的狐狸， 明知道够不

到， 又不甘心， 总是天天鬼使神差来

看看， 不过嘴瘾， 总要过过眼瘾。

月亮无声无息地移到了西南方。

两个公安人员突然出现在他俩面

前， 打破了俩人的谈话情趣， 并要他

俩到派出所说明关系。 （39）

1940年 7 月的一个深夜，小组负责人

张露萍忽然听到“滴答，答滴滴滴，答滴答

滴”用“ABC”3个字的电码来敲门的声音。

她知道是冯传庆来了，这是他们最近约定

的暗号。

冯传庆气喘吁吁地走进来，他那黑褐

色的脸上放出了异样的光彩。

张露萍和张蔚林猜出一定是有要紧

的事情， 于是不约而同地问道：“老冯，有

什么事？ ”

冯传庆坐下来，从皮夹克的衣袋里掏

出一张纸，递过来说：“你们看。 ”

张蔚林接过来一看，知道这是戴笠发

给胡宗南的一份绝密电码，高兴地说：“这

里面一定有文章！ ”

“是啊，所以我就赶紧抄录下来了，我

们赶快把它译出来吧。 ”

他们三人在带有黑布灯罩的台灯下

开始译电。 他们翻看了一本又一本密电码

本，就是译不出它的原文来。 冯传庆摸着

头说：“怪了，怎么译不出来呢？ ”

“这样难译，正说明它的重要。 ”张蔚

林说，“这一定是戴老板发给胡宗南的绝

密电报，否则是不会这样难译的。 ”

“是不是他们之间另有一本密电码？ ”

张露萍提醒道。

冯传庆点头说：“很可能。 ”他忽然灵

机一动，对张蔚林说：“你把我放在你这里

的那份讲义拿来。 ”

“哪份讲义？ ”“就是奥特莱斯的。 ”

张蔚林把美国密码专家奥特莱斯在

军统密码破译训练班的那份讲义找了出

来。

冯传庆接过来， 一面仔细地翻看，一

面不断地思索。 忽然，他拍着脑袋，恍然大

悟说：“这一定是戴老板和胡宗南两人之

间另有约定的密电码，是在原有密电码的

基础上，又做了加减的！ ”

冯传庆一遍又一遍地做加减试验，终

于把电文译了出来。 电文是：戴笠亲自派

遣一个潜伏小组，一行 3 人，携带小型电

台，要通过胡宗南的防区，混入陕甘宁边

区，请胡宗南设法掩护，并协助进行。

这是一件关系到解放区安全的重要

情报， 是军统特务反共的又一新阴谋，事

关重大，一定要尽快把这一情况报告南方

局。 张蔚林认真抄写好电文，交给了张露

萍。 这时，东方发白，天已破晓。 张露萍连

早饭都没顾得上吃， 便把这份重要的情

报，送到南方局军事组。

接下来便发生了本文开头的一幕。

后来这个小组不慎暴露，成员全部被

捕， 并于 1945年 7月 14日在贵州息烽集

中营英勇就义。 （据《中国国防报》）

打入军统心脏 构建“红色电台”

中共“七人小组”潜伏戴笠身边六年

“七人小组”像一把尖刀刺

入了军统的心脏。 他们在敌人

最森严、 最机密的特务首脑机

关里，构建了一个党的“红色电

台”，同敌人展开特殊的战斗。

盛夏季节，国民党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通过电

台亲自与胡宗南联系，要胡帮忙把自己的特务小

组送入陕甘宁边区。 这是一次绝密行动，从人员

挑选到行动实施只有戴笠和胡宗南两人知晓。

然而这支潜伏小组刚进解放区就被抓获了。

戴笠得知后暴跳如雷， 像个疯子似的捶着桌子，

踢着椅子，破口大骂。他的阴谋失败了，他破坏陕

甘宁边区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罪证又被共产

党抓获了，无法向蒋介石交待。作为情报专家，他

使用的是军统电讯以外的密码，且又经过自己加

密处理，似乎已是天衣无缝。 可这次行动败得如

此之惨，是他入军统以来的头一次，这是他不能

容忍的。

如此机密的情报是如何落入我军手中的呢？

原来，在军统局内部活动着我党的一个地下“七

人小组”。 他们是张露萍(化名)、冯传庆、张蔚林、

赵力耕、杨光、陈国柱、王锡珍，其中张露萍是党

支部书记。“七人小组”直接归叶剑英在重庆创建

的南方局军事组领导。小组的任务是与南方局军

事组直接联络，负责传递情报，待机在戴笠的军

统特务机关内部发展党员，壮大组织。

小组于 1939 年 11 月底成立，当时只有张露

萍、冯传庆、张蔚林 3人。 负责人张露萍以张蔚林

妹妹的身份住在张蔚林家里，面对国民党反动派

丧心病狂的挑衅和进攻，及时掌握敌特情报。 他

们深知工作的艰险和任务的繁重，便夜以继日地

工作着，边工作边发展组织，半年来为我党提供

了大量有价值的军事和政治情报，使我党在同国

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始终处于主动地位。

成功破译戴笠发给胡宗南的密电

张露萍

戴笠的特务小组行动失败

“七人小组”成立

心提示

核


